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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陪练手
非我身无血
遭逢实习生
咬牙献双臂
鼓励练功精

送新鲜
邻家萝卜脆
隔墙送安慰
晶莹白玉餐
赏心又开胃

惜时光
叶飞花散去
岁月卸荣装
春秋轮回转
读书追宋唐

自调整
猪价久不降
多备晒干葱
配比自调整
无师亦可通

□王希华“码字”的快乐

□赵自力劳动能愉悦自己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劳动一直伴

随着我的成长。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
“劳动是个宝， 人生不可少”。 我和姐
姐从记事起就开始帮父母干活， 做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是我们成长课堂
的一门必修课。 父母用他们辛勤的劳
动， 既养育了我们， 同时也为我们树
立了劳动的榜样。

记得那时家里每年都要养几头肥
猪， 父母到田地里忙农活时， 喂猪的
野菜就要靠我和姐姐去弄了。 我们常
常是中午放学一回家， 拿起竹篮就跑
向田野， 去扯嫩草， 去挖野菜， 去采
摘猪喜欢吃的树叶。 我和姐姐抬着一

大竹篮猪草回家， 最开心的就是看见
那些圈里的肥猪埋头贪吃的样子， 它
们常常边吃边哼哼地欢叫。 看着它们
凶恶的吃相， 我和姐姐就高兴地笑了，
那是劳动后的甜蜜感觉。

读初中在校住宿， 每年要交给学
校几百斤柴禾。 父亲常常带着我去砍
柴， 天蒙蒙亮父亲就喊我起床， 然后
吃过饭就上山 。 我学着父亲的模样 ，
弯着腰把那些茅草割倒， 整齐地摆在
地上。 有时累了， 直起腰想歇歇， 看
到父亲将身体弯成一张弓， 一直在不
断地割， 我又默默地继续劳动。 当父
亲架着牛车把我们砍足的柴送到学校

时， 是我最宽慰和自豪的时候， 因为
那是我和父亲共同劳动的成果。

参加工作后，我对工作一直充满敬
畏，不断付出艰辛的劳动，去收获人生
的喜悦。 工作上的卖力，为我赢得了广
阔的天地，更为重要的是，我享受到了
劳动过程的愉悦。 我常常欣赏一种人，
在平凡的岗位上快乐地工作着，那些劳
动的姿势，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

高尔基说： “劳动是世界上一切
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我喜欢
劳动 ， 并且享受着劳动带来的快乐 。
我一直相信， 一个热爱劳动的人， 能
用劳动愉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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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雾灵山脚下、 安达木河
畔的密云区新城子镇曹家路村。 记得
上小学时， 就对语言和文字爱的如痴
如醉。 家中来了客人， 我总喜欢用成
语同客人对话 ， 常常被误认为 “有
病”。 因为这事， 没少挨父母数落。

读初中时， 父亲给我带回一本作
文书———《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是
恢复高考第一年作文考试的优秀作品。
这本书， 深深的吸引了我。 每天晚上
做完作业， 就躺在被窝里翻看， 一篇
一篇的欣赏， 也不知看了多少遍， 把
书都翻烂了。

读高中时， 对阿拉伯数字、 对化
学分子、 对物理方程式等一看就厌倦，
唯独对语文情有独钟。

1982年， 我来到大山深处的半城
子供销社 ， 成为一名售货员 。 晚上 ，
看电视， 只有一个河北台， 加之又不
爱打扑克、 下棋， 无所事事。 有一天，
突发奇想 ， 从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 ，
回到宿舍， 一篇一篇的看， 一篇一篇
的读， 看到自认为好的文章， 就抄写
下来。 有时读着、 抄写着， 不知不觉
竟是深夜。 后来， 这一爱好， 就成了
每天晚上的 “必修课”。 每当此时， 心

灵就得到进一步净化， 愉悦的心情实
在无法用语言描述。 几年下来， 竟积
累了十万余字的 “剪报册”。 一些自认
为好的作品， 我全部背诵下来。

领导发现我如此痴迷文字， 就将
单位实在挠头、 无人愿干的公文性材
料交给我撰写。 从此， 我承包了单位
所有的总结、 报告、 请示、 论文、 发
言稿等公文写作任务， 从中寻求写作
的快乐。

当时，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有一
份报纸———《北京供销经济报》。 我开
始试着写了一篇消息———《为乡镇企业
供原料销产品》， 投给了报社。 没过一
个星期， 这篇只有几十字的小稿就变
成了铅印字。 那一天晚上， 我激动得
一夜没睡觉， 拿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
遍。 从此， 写作的乐趣更是一发而不
可收。

这份报纸为周刊。 到每周四， 我
就急不可耐的等着邮递员的到来。 拿
到报纸后， 如果刊登了我的稿件， 就
激动得不得了。 骑上自行车， 到为数
不多的乡政府、 卫生院、 学校等机关
单位， 让熟人欣赏， 以分享我的快乐，
很多次被认为 “这个人不可理喻”。 有

一次， 一篇不足500字的散文 《山里的
留恋》 在报上发表了， 我竟不敢相信
是自己写的。 看着、 看着， 才想起来，
那天晚上， 突发灵感， 趴在被窝里写
出来的。

写的多了， 思路也就宽了， 稿件
的命中率也逐渐提高。 《密云农村啤
酒需求发生变化 》 《扶持养鸡生产 、
扩大鲜蛋收购》 《胶皮底布鞋在山区
走俏》 等带有农村供销社特色的稿件
相继见诸报端。 几年下来， 在报纸上
刊登了150余篇， 投稿的渠道也不断拓
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 《密云文
艺》、 《密云工人》 杂志创刊， 我试着
给他们分别投了一篇小说和散文。 使
我意想不到的是， 两篇作品相继变成
了铅印字， 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当时， 我住在河南寨供销社家属宿舍
里， 房子四面透风， 房间内只能放一
张床 、 一个写字台 。 女儿不满三岁 ，
爱人又经常上夜班 。 虽然条件艰苦 ，
但写作的热情丝毫未减。 晚上， 灵感
一来， 我就把女儿安顿睡觉， 开始伏
案写作。 先后撰写了 《老局长》 《电
饭锅》 《慰问》 等多篇作品。 起早贪

晚是常有的事儿。
文学创作使我着了魔， 吃饭、 走

路也常常构思人物形象 、 写作思路 。
创作散文 《游清凉谷》 时， 在吃饭中
想起了一段佳句， 马上放下饭碗， 趴
在写字台上写出来， 唯恐错过这段灵
感。 晚上， 每当从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的爱人手里争抢不到遥控器时， 我就
沏一杯酽茶， 与清灯为伴， 写生活的
甜酸苦辣、 人世的沧海桑田， 享受着
文学创作给我带来的无穷乐趣。 当一
篇篇作品在笔下形成， 我感到由衷的
欣慰 ， 但知识的匮乏 、 文笔的拙劣 ，
又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内心深处的
紧迫感也就愈加强烈。

屈指算来，从发表第一篇“火柴盒”
开始，到如今已整整三十二年了。 尤其
是《渔阳文艺》《密云报》的创刊，更是给
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舞台。 据统计，三
十二年时间，在市县级报刊发表新闻作
品50多万字、文学作品20余万字。

说爱好也罢、 兴趣也罢， 总之文
学写作将我的心血、 情怀、 渴望和追
求融为一体。 虽然饱含着生活的艰辛、
人生的失意， 但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这或许就是 “码字” 的快乐吧！

□郑雄

乡音，隔不断的暖
（外一首）

站前的广场是一片浩荡的海
四面八方的鱼向这里游来

一条年迈的鱼口吐白沫
求助的眼拴不住游走的脚步
一条稚嫩的鱼用纯正的
乡音在哭喊 一条， 两条……
一群鱼， 操着乡音渐次游过来

乡音隔不断的暖
引爆人世间最纯真的洪流
温暖着站前这片冰凉的海

回到故乡

混在南腔北调的江湖
乡音温暖着渐行渐远的记忆

树还是村头那棵大树
蝉已不是当年那只鸣唱的蝉
我兴趣盎然哼着童谣
字正腔圆里少了许多乡韵

月还是天上那轮明月
人已不是当年那群嬉闹的人
我深情满怀唱着花鼓
举手投足间多了许多时尚


